
秦皇岛煤校的图书馆有多少藏书，我不知道，却是我心

里向往的校园中的地方。同学

们常来这里借阅书籍。学校给

每个同学都办有一个借书证

（如图所示）。

先后我来借阅过历史书、

文学书、英语书、汉语语言书、

数学书、哲学书。专业书来借

过很多次，除了数学外，还有

如计算机编程语言方面的，但

书名均不记得了。

煤校图书馆坐落在西区

的起坡处。南为一条上山的道路，依坡而建。借阅书的窗口向

东，十分地窄小，装满书籍卡片的长条盒子，需要借书人在这

长条盒子里边，一张一张地扒拉卡片，看中哪本书，取出哪张

卡片，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图书管理员她压下你的借书证，登

记，去里间取了书，递出那个小窗口。这是我记忆中的煤校图

书馆借书的全过程。

图书馆东边，隔了一条南北路，是排球场。排球场东边，

是单杠、双杠和跳远沙坑运动区域。而顺了这场这坑的南边，

是一条东西方向的林荫小道。这条林荫小道西去，直通图书

馆南侧上山的起坡道路。这条林荫小道，也是我们往返教室

与宿舍时最常走的路。

在秦皇岛煤校，我们拥有给我们上课的有声老师，还拥

有图书馆这个等待我们开发与利用的无声老师。在煤校的图

书馆面前，我就像是一个举了镐头在挖一座矿山的人。

1986年我们语文课的“毕业论文”作业是自选题目的。

我选的题目是《论“高山下的花环”的语言特色》。结果，与王

庆瑄老师一起探讨过这个选题后，我才知道我有多么地不知

天高地厚了。但选了，就要尝试一下。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汉

语语言学》，前后通读了两遍，同时将《高山下的花环》读来读

去，试图边读理论，边结合小说，写出我的“毕业研究成果”。

18、洒泪惜别的煤校恋人

无恋爱不青春。

青春本是人生中最好的恋爱季。

一个没有爱情之花绽放的校园，是不真实的大中专学校

校园，其反倒像是一个缺胳膊少腿的人，是不正常的、不健全

的大中专学校校园。

秦皇岛煤校两年里，对于 21-22岁的，在身体生理上和

心理上同时不断走上成熟的男生女生，相互产生对彼此的爱

心慕意，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了。

校园爱情，是世界上最没有市侩算计的、最为纯洁的、彼

此价值观最是趋为一致的爱情。得之者，实乃人生之大幸。成

者，琴瑟同鸣，牵携到老。败者，也往往会将彼此作为初恋，珍

藏心中。

当年，秦皇岛煤校财会、物供、运销、计统四个专业都有

几对公开地在谈校园恋爱的。我记得同班的 J兄曾一度与 85

级财会专业的一位女生在交往。

计统 843班的Y与W，L和 Z，也是陷入恋爱中的两对

男女同学。

而煤校学生会女干部王小昆，她也是留校生，在我们在

校期间，一直在与一位 83级男同学相爱。这个男师兄毕业

后，为了与她走到一起，放弃回家乡，而分配在我们煤校南边

的柳江煤矿工作。

物供专业有一个我认识的 84级男生G，临毕业前，与他

所倾心的女生，抱了，哭得是稀里哗啦。

G曾事先找过学校，请求学校将其二人分配到同一个工

作单位，G甚至说了他可到女生的家乡去而不回自己的家乡

好单位，可当年学校终究也没有帮他做到这一点。G的校园

爱情，竟然要面临着如此痛苦不堪的无果之果，这是毕业前

的他，从未曾想到过的败局。

“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涩，

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

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

为了安慰他，我把普希金的诗《我曾经爱过你》抄录给了

这个内心悲伤、一度走不出来煤校初恋的G。G眼含泪两手

颤抖地读这首诗的场景，我记忆至今。

而不公开的，我知道的，现在回想起来，也仅有计统 841

班的H男生和 L女生了。

直到毕业后，工作了，这二人才寻机大胆坦露各自对彼

此的心迹。

这个H兄弟在信中询讨我的意见。我又会有啥意见呢。

再说这都是啥时候了！

我当时“骂”这个H兄弟胆小如鼠，缺少男子汉气概，在

煤校校园里，活生生弄丢了他的可贵又纯真的爱情。

那时候，H已经分在山东郯城，L业已分在河北张家口。

要跨省调动工作，比登月还难。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我写给 H兄弟最后的

话。后来，H复信给我说他认了这几个字。如此，H和 L，秦皇

岛煤校校园中的这一对有情人，毕业后尽管坦露了彼此爱

意，却也终未能结为现实中的连理眷属。在H和 L的灵魂深

处，我知道，这又怎是一个“殇”字了得呢！

19、离校前发生的一件事儿

1986年 7月，那是个火热夏天里的火热月份！我于秦皇

岛煤炭工业管理学校计统专业毕业了！毕业后我的工作单位

也分配好了。在山东轻工学院的魏连堂和在山东建筑工程学

院的张学友，二人早就拟定了一个暑假北上东北游学计划。

连堂读的是轻工造纸专业，学友专注的是建筑给排水专业，

故，其北上参访锁定的目标，一是佳木斯，二是哈尔滨。佳木

斯谓之中国造纸行业中的重镇，哈尔滨则富有俄罗斯风格的

建筑遗迹。从济南北上东北，火车要经过秦皇岛站和山海关

站。自 1984年于黄县中学高考分手后，我们三人，除了春节

回黄县老家时见个面，是再无相逢机会的了。

上庄坨校园里，顿逊了往昔师生满园时的喧闹浓意。未毕

业的师弟师妹们，已放暑假返家。因了等待二位黄县中学老同

学的缘故，我成了那一届最晚一个离开上庄坨校园的毕业生。

计统 841班的一个男毕业生，这期间，自行返回了学校。

那天，下着小雨。有风。风吹着石头房前的柳树枝，如女孩的

裙边在轻微地摆动。他向原一班班主任大声地哭诉，说班主

任给他分配的破单位，根本不能称其为煤矿，不过是地方上

一个平峒而已。我走过去，安慰了他一番，劝他说果真如此，

班主任和学校一定会想办法的。他脸上挂着泪水，情绪上不

那么激动与稍加安静了。这时，为难中的、显得一筹莫展的、

年轻已婚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原籍为河南某地的、曾教

过我们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一班班主任王留芳老师，向我投来

了无声的感激目光。熟悉的校园里，那天，只有我们仨人，立

在风雨中，情感上不分了你我。

我们计统 842班的班主任李子安老师，也来看望了我一

回。他走进我住的最前排学校招待所性质的房间，坐在我对

面的一张床边沿儿，与我详细说了我的工作单位分配过程。

他说，同班的姜万德和我，都有机会分配到龙口去，虽然我老

家是龙口的，但他量了一下地图，发现蓬莱的姜万德离得更

近些，这样便把我分配来了煤炭部直属的国企山东省坊子煤

矿，把姜万德分配到了山东省烟台地方煤矿管理局。我听了，

不知道咋说，只好在一旁，应声附和着他。学生分配工作单

位，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儿，尤其在模棱两可的时候。

我理解班主任李子安老师的工作难处。

同班的孟凡义同学，在离校前找过我。他被分配到了山

东省惠民地区的地方煤矿管理局。

依我的估计，他报到后，肯定要二次下分到具体煤矿单位。

而据我的了解，惠民地区那里没有大型煤矿，中型的也没有。他

找到我，想让我与他对调一下分配工作单位。他说的原因是惠

民离他老家距离太远。我没有答应孟凡义同学这件事儿。他一

脸愁容地离开了我。望着他的离去，我心里也是空落落的。

写忆到这里，我才发现：回忆，于此刻，是种美丽的痛。说

其美丽，是谓生活的真实，坦途抑或曲折，都是生活手掌的两

面。说其痛，自然与情感关联。同学分别，是一种痛。分配工作

单位失意，是一种痛。班主任的分配工作难处，也是一种痛。

但上述所忆，还不是本文我要写忆的那件事，我只顺带

写忆之。

那时候的联络方式，主要是写信和到邮电局寄信。信也

准时，路上不会耽搁。事轻话少的，有的直接写明信片，寥寥

三两句话，简洁了然。依了连堂来信中确定的时间，我去了秦

皇岛火车站接站。火车站上，我准点接到了连堂。我们穿过广

场上吵闹的旅客，登了一辆开往 60里外上庄坨的公交汽车。

1986年 7月，那是个火热夏天里的火热月份！那时的火车车

窗是可以往上提起来的，坐火车的人，最爱依了火车窗口，一

路让风吹光身上的闷热与油腻感。那时的长途客车，多数也

跟火车一样，没有空调，上公交车的人，国内各地没有排队的

习惯，都挤着上去抢座，早上去抢占座位的，就是靠了车窗能

享受一路风吹的乘车舒服感最高的人。座位全坐满了，余下

的人，只有站着。在公交车站上，我和连堂一开始让后边的人

群力量顶进了车内，幸运地，因为我们位于人群的前端，上车

后都找到了座位。我为此感到庆幸：不用在这么一个大闷热

天，站上 60里地了！汽车蛇形地转悠着，走出了秦皇岛市区。

不久，道路就变成了不宽的土路。路边村庄里用石头垒砌起

来的平房，不断往车后退去。越往前行，道路弯道越多。汽车

过了林庄镇，往北走，在一处不大的上坡路段，汽车竟然滑了

下来。在一车人的责备声中，司机加大了油门，轰轰，一股浓

重的油烟味，马上灌满了车厢。一次，汽车滑下坡来。再一次，

汽车又滑了回来。第三次了，汽车冲到一半，马达竟然“噗嗤”

一声，着起火来。浓烟在司机旁边越来越大。一车人惊叫的惊

叫，拉开车门往下冲的往下冲。车门离地面有两个路牙石的

高度，有人因为后边人的推挤，相继就跌倒在了车门前地面

上。此时，惊慌失措的人们，不管不顾地“前赴后继”地踏着这

几个倒在地上想起来一直起不来的人的身体，几步跨跳到了

十几米开外的地方。我当时就是这不管不顾的“前赴后继”的

队伍中的一员。逃到了安全地带，待我定睛回望，首先看到倒

在车门前地面上的人，最后是一个个咬着牙扶着腰慢慢地站

立起来，瘸着拐着地，一步一步挪移到我的身边附近。其次，

我看到了连堂。起火前，他和我都坐在车厢后边。这会儿，我

看到连堂他不但没有跟我一样“前赴后继”地冲下车来，他还

正在帮助司机，用了灭火器灭火。一瞬间，我被我看到情景震

撼住了！这就是我！这就是连堂！这就是八十年代的大中专

学生！时代娇子！有责任感的一代！

强烈的对比，给我心灵带来一股强烈的羞耻感，令我顿

觉无地自容。汽车马达的火，终于被连堂和司机当场合力扑

灭了。这件事，

带给我的羞耻

感与震撼力，

时令我一想起

来便汗颜无

比。通过这件

事情，我拷问

过我自己：你

和连堂同学，

究竟差在了哪

里？！1986年的

7月，是一个令

我的思想与灵

魂受到了深深

震撼的永生难

忘的月份！

后 记

闲暇里，我曾读过席慕容的《山月》。现基于其原文，稍加

改动，谨向我们秦皇岛煤校二年的青春岁月，向我们的母校，

向我们的师长，致敬！

“我曾踏月而来

只因你在这里

山风拂发拂颈拂裸露的肩膀

而月光衣我以华裳

月光衣我以华裳

林间有新绿似我青春模样

青春透明如醇酒可饮可尽可别离

但终我俩多少物换星移的韶华

却总不能将它忘记

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轮月

照了长城照了上庄坨

而又在那夜照进大石河

从此悲哀粉碎化做无数的音容笑貌

在四月的夜里袭我以郁香

袭我以次次春回的怅惘”

郝先树（笔名郝一凡）

2025年 10月 01日至同年 11月 9日

夜晚琐忆并散记于潍坊浞河畔耕心斋

金海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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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河的水，上庄坨的风
———秦皇岛煤校琐忆

□ 郝先树
（接 232期） 17、图书馆与我

（秦皇岛煤炭工业管理学校计统 842班 40名同学 1986年 7
月毕业分配去向。臧圣俭编制。）

（1986年 7月间拍于北戴河海滨。合影中自
左至右分别为：郝先述张学友魏连堂）

mailto:xcb1127@126.com

